War and Peace 戰爭與和平 這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，與貧窮（Poverty{\LinkToBook:TopicID=944,Name=Poverty and Wealth}）*和種族（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982,Name=Race}）*主義同列，基督徒對此的反應十分分歧，從完全的不抵抗、非武力主義，到公義之戰、聖戰，及十字軍一類思想都有。我們有這樣不同的意見，主因出自協調舊約和新約的教導時遇到問題，及實踐基督某些倫理教訓時有困難。
舊約有好些經文均容許武裝衝突，像申命記七及二十章，及約書亞記、士師記，和撒母耳記關乎戰爭的記載。雖然有些基督徒以這些經文來支持參戰，但是亦有些人指出，以色列是一個神權政體（Theocracy{\LinkToBook:TopicID=1152,Name=Theocracy}）*，而新約時代卻沒有一個國家以神為君王，神只是以國際組織來與人交往，那就是教會（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）*；她與任何政治體系都不一樣，是由許多不同種族、不同國家，卻同認耶穌為主的人組成的。不過我們立刻又碰上另一問題，那是關乎耶穌給祂門徒的指引。祂似乎說過不要門徒參與暴力抗爭︰「只是我告訴你們，不要與惡人作對，有人打你的右臉，連左臉也要轉過來由他打」（太五39），又說「只是我告訴你們，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」（太五44）。因為基督徒除了是教會的教友外，也是不同國籍的公民，他們認為這一類經文的解釋，必須預留空間給信徒，為他們自己的國家爭戰。
有了這些思想背景，我們才能明白在教會歷史上，為什麼信徒對戰爭與和平，有那麼多不同的意見。因為不容易直接把聖經對戰爭的意見應用在現實的環境，有些人便以早期教會信徒對這等問題的意見作榜樣。贊成非暴力的信徒指出，我們沒證據說明信徒在主後170年之前，曾服羅馬的兵役。這意見的問題乃在，年代這麼古遠，我們實在缺乏證據；羅馬帝國沒有行普世徵兵制，可能亦間接造成討論不多的情況。到了第二世紀結束之際，我們開始有基督徒服兵役的記錄，但教會長老反對之聲亦有所聞。希坡律陀（Hippolytus{\LinkToBook:TopicID=567,Name=Hippolytus}）*的《使徒傳統》（Apostolic Tradition），是第三世紀信徒生活操守的指南，那裡指出只要不殺人，當兵是容許的。這句指引好像有點自相矛盾，實情又不是如此。我們知道在「羅馬和平」（Pax Romana）期間（約主前30～主後235），今天由警察局及消防局做的工作，昔日都是由軍隊擔任的，故此服兵役而不殺人是可能的。
到了四至五世紀，羅馬社會隨著君士坦丁信了主，也慢慢基督化起來。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（Eusebius{\LinkToBook:TopicID=425,Name=Eusebius of Caesarea}）*寫到君士坦丁的戰役，都稱之為聖戰。教會的增長使得非抗爭主義失去意義，因為這時基督徒在社會上已經不再是少數了；再者，野蠻人的入侵使他們必須自衛。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首先起來修正基督徒對戰爭的態度︰首先，他提出一連串的規則，來指出暴力抗爭的條件，然後容許信徒為自己的國家爭戰。他把舊約的教訓與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*、柏拉圖（Plato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 柏拉圖主義}）*和西塞羅（Cicero）的思想拼合起來，使之成為基督徒投入公義之戰的教義。按他的看法，戰爭其中一個目標是建立公義，以及重建平安；這樣的戰爭必須在一個合法權力的指導下，和公義的原則下進行，包括要向仇敵守信，和不搶掠、不屠殺、不焚城，以致非軍事人員不會受到傷害。還有，凡是服事神的，像僧侶與牧師皆可免服兵役。奧古斯丁雖然不情願地接受了戰爭的事實，他對不抵抗主義其實是真正佩服的。他對軍營生涯的看法並不積極，顯示他對整個政府的一貫態度。
到了中世紀，教會完全拒絕不抵抗主義；只有小教派還會實行這原則。在這期間，大多數神學家支持基督教武士這理想，而宗教與軍事在很多方面都互有關聯。當時野蠻的德國人湧入歐洲，他們兇惡的外型令教會不得不重修立場，以應付新興的形勢。這種態度在幾次要把聖地從回教徒手上釋放出來的十字軍，表現得最具體。自1095年起，這些軍事行動都以教會聖戰的名義發動，他們對仇敵的態度是絕不留情的，視他們為那惡者的代表；結果，要有節制地作公義之戰的勸告，就給拋諸腦後，搶奪與虐待等事屢見不鮮。
不抵抗主義、公義之戰，和從十字軍的角度來解釋武力衝突等問題，到了中世紀末葉已見規模；這些看法，就是近代基督徒都覺合用。隨著改教運動而來的宗教戰爭，使信徒再思戰爭與和平的問題。一般說來，信義宗（Lutherans{\LinkToBook:TopicID=751,Name=Lutheranism and Lutheran Theology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}）*和聖公會（參安立甘立義，Anglic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27,Name=Anglicanism}*）是採納奧古斯丁對公義之戰的解釋；改革宗（Reformed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}）*和很多羅馬天主教徒（Roman Cathol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028,Name=Roman Catholic Theology}）*覺得十字軍的理據合用，而重洗派（Anabapt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23,Name=Anabaptist Theology}）*和貴格派（Quakers{\LinkToBook:TopicID=976,Name=Quaker Theology}）*則採取不抵抗主義。
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紀，國家軍隊變得愈來愈龐大，民族主義亦四處興起，武力衝突的問題就變得愈來愈尖銳。在這期間，有好些為國際和平而努力的組織成立了；舉例，「復和團契」（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）1915年於美國成立，由國際上一群不抵抗主義者組成，其工作目標是促進國與國之間的了解與合作。在兩次大戰之間，教會內外均瀰漫著一片支持和平的情緒，這情緒最能在國際聯盟（League of Nations，聯合國的前身）表達出來；引導印度走向獨立的甘地（Mohandas Ghandi），也把這精神體現出來。到了第二次大戰後，東西方本於核子武器均勢而進行的互相恐嚇，使得天主教及更正教許多人再度鼓吹非戰主義；然而很多情況下，鼓吹的是非核戰主義，多於是完全的非戰主義。其中兩個例子是︰梵諦岡第二次會議的「關於世界的教牧命令」，指出不反抗主義與天主教教義吻合；以及美國聯合長老會提倡「信徒的使命︰使人和睦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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